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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自然口语会话中的信息回应标记
“真的(吗/啊)”

张文贤 Wenxian Zhang
北京大学

“真的（吗/啊）？”是一般疑问句的形式，但是在自然口语会话中并不
只是因怀疑对方所说信息真假而表达疑问，而是回应标记。本文从互
动交际的角度出发，论述了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会话序列中的功能。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会话中表示得到的完全是新信息或者信息与自己的
背景知识有差异，表达意外、惊讶等情感。在会话结构上，“真的（吗
/啊）”与主要讲述者结构一致，即不与之抢夺说话权，请对方继续说
下去。

关键词：回应、疑问、互动语言学

1. 引 言

1.1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相关研究
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 加上语调后成为一个整体，在自然会话中是一个独立
的TCU (turn construction unit)1。如例 (1) – (3) 的“真的？”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
啊？”。

(1) [娶你]
01 A: 我是真的希望娶你的。
02 B: → 真的？现在还想嘛，啊？
03 A: 对，对呀。

(C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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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TCU：turn-constructional units，话轮构成单位。TCU具有可投射性，可以预示本话
轮的结束，下一话轮的接续的可能性。关于TCU的概念，参见Sacks et al (1974) 与乐耀
(2016)。

https://doi.org/10.1075/cld.18009.zha
http://localhost:8080/exist/apps/journals.benjamins.com/cld/list/issue/cld.10.1


(2) [他老婆]
01 A: 我给他上次写封信，没什么。
02 B: 哦，哦，他怎么？他不是，不是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。
03 A: → 真的吗？他，他老婆不是在南京考研究生吗 ?

(CF)

(3) [篮子]
01 A: 放在那，呃，把篮子一起摆进去了。
02 B: 没有篮子，那里边空空的。
03 A： → 真的啊？
04 B: 啊。

(CF)

例 (1) 说话人B在听到对方说希望娶她之后很意外，但是在说出“真的？”之
后并不等对方回答是真是假，而是继续追问“现在还想嘛，啊？”。例 (2) A

得到B提供的“他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”这条信息后，发现与自己
的背景知识不符，在“真的吗？”之后提出自己所知道的信息。例 (3) 中的B

只是用“啊”对“真的啊？”进行了简单回应，而未对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做进
一步论证。可见，在自然口语会话中，听说双方都没有将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

作为一个典型的一般疑问句来表达与理解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是回应标记
（“回应标记”的定义请见2.2）。

关于“真的”的研究并不多，把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作为一个整体在口语
中进行的研究更是缺乏。厉霁隽 (2003: 33)、颜红菊 (2006)、张则顺 (2012)

均谈到“真的”已经成词或已经虚化为话语标记，具有主观性意义。孙雁雁
(2011: 77) 认为“真的”属于固化小句间接否定应答衔接语模式，但只是举了
一个例子，并没有详细分析“真的”的用法。谢海金 (2017: 29) 提到当“真的”

与语气词“吗”、“啊”等连用构成不表示疑问的句子时，体现的是“反预期”

的功能。她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，但遗憾的是未结合自然口语语料在
会话序列中对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进行深入分析。我们目前尚未发现专门对于
回应标记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进行的研究。本文将运用互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
位于话轮起始位置、独立使用并带疑问语气的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自然会话
中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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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语料来源

本文所引用的语料为自然口语会话。主要语料来自美国语料共建会 (LDC)

汉语电话谈话语料库 (Call Friend)2 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体语言语料库
(MLC：http://ling.cuc.edu.cn/RawPub/) 中的即兴会话。少量语料来自笔者
录制的日常会话。

2.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会话中的分布以及性质

2.1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会话中的分布

语料显示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可以占据整个话轮，即发话人只说“真的（吗/

啊）”，另一说话人听到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后继续言谈，如例 (4)。

(4) [可口可乐]
01 梁文道： 像今天我们心目中一想到圣诞节不是有一个圣诞老人，穿
02 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胡须，背着红包，这个形象是可口可
03 乐发明的。
04 竹幼婷： → 真的？
05 梁文道： 原来圣诞老人不是这个穿着，也不是这个模样，没那么
06 胖嘟嘟，就是可口可乐的一个广告发明的，整个圣诞节所
07 有的符号，
08 除了十字架跟，那时候还没十字架，耶稣之外，整个都是
09 各种广告
10 各种消费品牌在过去一百年里面逐步增砖添瓦建造起来。

（凤凰卫视\中文台\北京环境太糟糕 被迫宅在家里\2013-11-16）

例 (4) 中梁文道首先发话，讲述圣诞老人的来历，在他讲到“圣诞老人的形
象是可口可乐发明的”的时候，竹幼婷完全没想到圣诞老人的历史是这样
的，插话道：“真的？”，梁文道听到这种反馈后，继续解释圣诞老人形象
的形成历史。
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还可以位于话轮起始位置，其后还有后续话语，比如
例 (5)。

2. 为了阅读的方便，本文源自Call Friend语料的例句均把第一个说话人标为A，第二个
说话人标为B，在例句后注明CF。在Call Friend原语料中“真的”与“啊”连用时，有的文
本转写为“啊”，有的转写为“呀”，本文统一为“真的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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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[病]
01 A: 那你说是什么，原来什么病啊 ?
02 B: 原来不是肠梗阻啦。
03 A: 哦，你又犯啦？
04 B: 嗯。
05 A: → 真的啊？那现在好了吗？
06 B: 就算，今，今天可以嘞。

(CF)

例 (5) 说话人A问B的身体情况，在得知B又犯肠梗阻之后，A用“真的啊”

表达惊讶与担心，也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。之后又关切地问“那现在好了
吗？” “真的啊”与“那现在好了吗？”是两个TCU。

另外，“真的（吗 /啊）”之前可以出现另一个回应标记“哦”，如例
(6)、例 (7)。

(6) [有一个月了]
01 A: 早就死了，死了有有一个月了吧。
02 B: → 哦，真的啊 ?
03 A: 唉，你就讲讲你的事情，我最着急你的事情。
04 B: 我我现在都挺好的。

(CF)

(7) [洛矶山脉]
01 A: 去，去那那边叫哪里啊，温哥华那边啦？
02 B: 去看洛矶山脉，嘿。
03 A: → 哦，真的啊？你自己去还是跟谁去呢？
04 B: 我跟我姐姐，本来我们都全家去啊，这次我爸爸妈妈嫌太远，都不
05 去了呐，就我跟我姐姐然后参加旅行团啦，嘿。

(CF)

例 (6) 对于说话人B来说，A所说的“早就死了一个月了”是新信息，在听
到A提供的信息后，B先用“哦”表示接收到了这个信息，然后用“真的啊”

表达意外。“哦，真的（吗/啊）？”是组合回应。而A在听到“真的啊？”

后，以“唉”表达与对方共有的悲伤的感情，之后将话题转到对方的事情
上。例 (7) “哦，真的（吗/啊）？”后面还有一个TCU“你自己去还是跟谁去
呢？”，提出一个新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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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性质

带有疑问语气的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表示不太相信上一说话人所说的话，这
是其初始功能。听话人听到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后可以按照字面意义理解，从
而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。比如例 (8) 的第4行，窦文涛问“真的？”的时
候，于谦回答“真的，特别喜欢这个节目。” （第3行与第5行的“真的”表示
确定的语气，不是本文要研究的对象）

(8) [看节目]
01 于谦： 我看你就很能侃的了。
02 窦文涛： 大人不敢当。
03 于谦： 真的，我们这个节目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。
04 窦文涛： → 真的？
05 于谦： 真的，特别喜欢这个节目。

（中文台\于谦爆春晚细节 称郭德纲在台下很内向\2013-10-18）

但是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与提问“这件事真的还是假的”并不完全相同。例
(8) 窦文涛说“真的？”时特别惊喜，他没想到于谦看这个节目已经看了很
多年。再比较一下例 (9) 与例 (10)。

(9) [头发]
01 主持人： 就这么黑没白发？
02 观众1： 是。
03 主持人： 梳一次头（发）要梳多长时间？
04 观众1： 要10分钟。
05 王璐瑶： 像真的。
06 笑林： 不一定啊，我跟你说我参加好几期了，这个活动呢一般的
07 来说，越像恰恰越不是。
08 王璐瑶： → 那大家伙认为是假的，（还是）真的啊？
09 观众： 假的。
10 王璐瑶： 啊？
11 观众： 真的。
12 主持人： 第一遍说假的第二遍说真的，你看。你来判断一下。
13 王璐瑶： 真的。
14 主持人： 真的，来让我们看看最后的正确答案。

（中央电视台\乡约\灵山秀水数临桂\2012-01-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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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[穿红的]
01 窦文涛： 我是觉得我要是穿红的，是有我的一些心理的，比如说我
02 要
03 去一个场合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或者说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或
04 者说我觉得
05 有点就是，那个场合很重要，我怕一些妖神鬼祟什么的，
06 我就会选择
07 穿红的，甚至我跟你说，当我主持最重要的节目的时候我
08 就穿红内裤。
09 孟广美： → 真的吗？
10 窦文涛： 真的，这不正常吗？
11 梁文道： 穿红内裤你如果说要辟邪我还能理解，但是你如果说要全
12 身上下穿红一点，因为那个场合你觉得特别危险，那难道
13 穿红的不是
14 更显眼，更亮眼，更容易招惹危险吗？一般动物他要感觉
15 到一个地方
16 危险，他的伪装应该是让自己融入环境，越平淡越好。

（凤凰卫视\中文台\梁文道：土豪应该向明朝人学习藏富\2013-10-10）

例 (9) 让大家判断观众1所说事情的真实性，单纯的询问真假的问句用的是
“……是假的还是真的啊？”，这时听话人的回答只能是“真的”或者“假的”。
经过对语料的分析，我们发现，当询问真假时，发问者会使用有主语的句
子，比如“车牌是真的吗？”“您觉得这是真的吗？”或者选择问“你说的是真
的还是假的啊？”等。但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 与疑问语气作为一个整体用在话
轮起始位置，或者单独成为一个话轮时，发话人不单纯是询问信息的真
假。例 (10) 窦文涛回应孟广美的“真的吗？”时，尽管将之作为一般疑问句
回答，但他说的是“真的，这不正常吗？”，这说明他认为孟广美问“真的
吗？”不仅仅是问真实性，而且还带有感情色彩。

我们对Call Friend以及媒体语料库中的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做了统计。结
果发现，在Call Friend中，共有61例独立使用的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，包括47

例“真的啊？”，13例“真的？”，1例“真的吗？”，对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回答
没有1例是“真的”。只有1例，即例 (11)，是否定回答“开玩笑”，其余60例
都是表示接收到了信息。例 (11) A说“我也要去曝光了。”B接收到了这一
信息，也相信A所说的话，可是这时A却笑起来，这让B不得不怀疑A所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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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真是假，第4行的“真的啊？”是要确认前面的信息，而A做出了否定回
答。

(11) [曝光]
01 A: [noise]我也要去曝光了。
02 B: 好啊。
03 A: {laugh}
04 B: → 真的啊？
05 A: {laugh} 开玩笑，我，我这两天去读了，读完了。

(CF)

表 1. Call Friend 中的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使用情况

问 真假判断性回答 非真假判断性回答 总计

真的？ 0 13 13

真的啊？ 1 46 47

真的吗？ 0  1  1

总计        1（1.7%）         60（98.3%）        61 (100%)

媒体语料库中共有455例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，只有57例对之回应了“真
的”，而398例都未将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作为问真假的一般疑问句来回答。具
体情况如表 2所示：

表 2. 媒体语料库中的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使用情况

问 真假判断性回答 非真假判断性回答 总计

真的？ 36 250 286

真的
啊？

 8  37  45

真的
吗？

13 111 124

总计         57（12.5%）         398（87.5%）        455
(10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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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看似是一个一般疑问句，在询问信息的真实性，但
是不同于寻求信息或者确认的疑问句的是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大多不需要
回答，即不要求听话人确认事件的真实性，听话人不必做出真假判断性
回答。“真的”“假的”“开玩笑”不是独立使用的、带疑问语气的“真的（吗/

啊）”的强制性回答。会话序列为：

A： ……

B： 真的（吗/啊）？（+另一个TCU）

A： （真的），……

Thompson et al. (2015: 2–3) 指出，“回应” (response) 承接始发话轮，它“位置
敏感” (positionally sensitive)、“序列特定” (sequence-specific)。也就是说，回
应是对某一具体话轮的回应，位于起始话轮之后，回应的句法形式也受到
起始话轮的制约。回应 (response) 与回答 (answer) 是两个概念，回应的范
围比回答大。谢心阳 (2015: 4) 说明了二者的区别：回应包含了所有对始发
话轮的言语反馈，答案性回应属于回答的范围。那么，我们可以说，规约
化（“规约化”的定义参见方梅、乐耀，2017: 24）的表达回应的语言片段即
为“回应标记”。
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是对起始话轮的回应，已成为规约化的回应标记。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自然会话中实在意义显得不那么重要，而是整体作为一
种回应标记，表示接收到始发话轮的信息后，信息状态改变了，同时伴有
惊讶等感情。从对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应答也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其应答一般
是“嗯”“对”“啊”“呃”等，是第三位置终结 (third-closing)。如例 (12) – (14)。

(12) [立秋]
01 A: 现在北京还热吗？
02 B: 嗯，这今天，第一天有点风凉，今天立秋。
03 A: → 真的啊？
04 B: 嗯。
05 A: 那你们俩身体都好吗？
06 B: 嗯，还可以。

(C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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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 [多想]
01 A： 那东西你不需要去多想，你多想你就错了，反正不多想的话就是
02 对的。
03 B： → 真的啊？
04 A： 嗯。

（自己录制的语料）

(14) [录音]
01 A: 还有什么？嗯。妈妈在不在旁边啊？
02 B: 他那这样的，他不能讲，这个电话因为是要录音，我((只))只
03 能我一个人跟你对讲。
04 A: → 哦，真的啊？
05 B: 呃，妈妈也很好。

(CF)

例 (12) B告诉A今天立秋，但是A完全没有意识到过得这么快，都已经立秋
了，使用“真的啊？”并不是怀疑B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，而是自己没有意识
到已经立秋了这一事实，“今天立秋”对于A来说是新信息。例 (13) A向B介
绍自己的考试经验，A的经验对B来说是新信息，B说“真的啊”表示新奇。
例 (12)、(13) 对“真的啊”的回应都是“嗯”，而不是“真的”，说明说话人A并
没有把B的“真的啊”当作有疑问句。例 (14) 对“真的啊？”的回应是“呃”，
“真的啊？”完全可以用“这样啊”、“好的”等表示接收新信息的回应标记来
替换。前文例 (3) 对“真的啊？”的回应是“啊”，这里我们不再赘述。

3.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会话中的功能

我们把交谈双方称为A、B，按照Labov & Fanshel (1977:100) 的分类，A、B

的背景信息包括以下情况： (1) A-events (Known to A, but not to B) 指的是对
于A来说是已知信息，对于B是未知信息，所以叫基于A的事件信息； (2)

而B-events (Known to B, but not to A) 指的是对于B来说是已知信息，对于A

是未知信息，所以叫基于B的事件信息； (3) 若说话人认为该条信息对于

汉语自然口语会话中的信息回应标记 “真的(吗/啊)” 25

© 2019.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



A、B来说都是已知的，那么可称为AB-events (Known to both A and B)，即
基于A和B共知的事件信息3。

Thompson et al. (2015:2) 将自然会话中回应的会话序列语境限定在求
取信息、告知信息、评价和请求会话序列四种之中。而不同会话序列中的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根据交际双方A、B背景信息的不同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
点。下面我们按照求取信息、告知信息这两种情况（我们没有发现“真的
（吗/啊）”用于评价与请求会话序列）并在A、B-events理论框架下分析“真
的（吗/啊）”的功能。

3.1 求取信息会话序列

求取信息会话序列一般有四个主要话轮，说话人A求取信息，说话人B对A

提供的信息进行回答，之后A用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进一步回应。“真的（吗/

啊）”标记信息状态发生变化，接受“信息告知”。B可能会继续给予信息。
会话序列如下所示：

A： 求取信息

B： 给予信息

A： 真的（吗/啊）？

B： 继续给予信息

3. 在A、B信息交互方面，张文贤、乐耀 (2018) 介绍了A、B-events理论。Labov &
Fanshel (1977:100) 最早区分了A、B-events。Kamio（1997: 145－171）扩大了这一概
念，系统化地表述为A和B有自己的信息域。Heritage (2012) 提出K+，即更多知识
(more knowledge) 与K-，即更少知识 (less knowledge) 的概念，它们处于认识坡度的
不同位置。在K-位置寻求新信息或者自愿从K+位置提供信息。本文采用的是Labov
and Fanshel (1977: 100) 的分类。A、B-events还有其他类型，比如若信息为人人皆知的
常识，则为O-events (Known to everyone present)，即基于常识的信息。由于“真的（吗/
啊）”仅涉及A-events、B-events、AB-events三种情况，所以我们只结合这三种情况进行
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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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) [小鸟]
01 A: 那个别的没什么，小鸟好吗？
02 B: 小鸟好极了。谢谢它，它已经在那窝里下蛋了。
03 A: → 真的啊？
04 B: 呃。
05 A: 哦。
06 B: 它每天就蹲在里面。

(CF)

上文例 (15) 说话人A问B小鸟的情况，B告诉了A小鸟很好，已经下蛋了。
至此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序列，但A听到B的回答后很兴奋，“真的啊？”表
明他的惊喜，显然愿意听到更多关于小鸟的信息，B应答之后继续给予信
息，“它每天就蹲在里面”。

或者说话人A在用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回应完之后，还有一个TCU，继续
言谈。会话序列为：

A： 求取信息

B： 给予信息

A： 真的（吗/啊）？+另一个TCU

B： 继续给予信息

(16) [选调生 (Selected Graduates) ]
01 A： 海金姐，问个问题啊，选调生，是每年湖南都没有，还是只有今
02 年没有啊？
03 B： 都没有，不过好消息是，从今年开始有了。
04 A： → 真的吗？我要考选调生！
05 B： 可以啊！好好加油！没那么难考。

（自己录制的语料）

例 (16) 说话人A和B是同学，并且都是湖南人，A向B询问考选调生
(Selected Graduates) 的事情。B告诉A湖南今年也开始有选调生了，这意味
着A有了好机会，A听到这一信息后自然特别惊喜，说出“真的吗”之后继续
表达自己也要考选调生的决心。

如果说话人A的回应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引起告知信息者B的思考，意识
到之前所说信息有不准确或者不恰当之处，则会自我修复信息，属于“他
启自修”型修复。会话序列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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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 求取信息

B： 告知信息

A： 真的（吗/啊）？

B： 自我修复

A： 对修复的回应

(17) [整容]
01 窦文涛： 而且像全社会人家都愿意公开，是吧？我的问题是你脸
02 上有什么是真的现在？
03 袁弥明： 其实只有双眼皮是整过的。
04 窦文涛： → 真的吗？
05 袁弥明： 还有很小时候有弄过那个牙齿校正。
06 窦文涛： 哦，那不算整容。
（凤凰卫视\中文台\港姐袁弥明自曝整容过程 医学美容拯救了谁\2009-06-27）

例 (17) 窦文涛采访明星袁弥明，问她是否整过容。本来袁弥明已经回答了
窦文涛的问题，但窦文涛的回应是“真的吗？”，因为袁弥明的回答让所有
人都感到意外。窦文涛的反应让袁弥明的说法更严谨，就把本不算整容的
牙齿矫正也算在了整容里，之后窦文涛回应说“那不算整容”。

求取信息话语序列其实对于说话人A来说，都是B-events，因为是A向
B求取信息，B提供信息，这种话语序列里的“真的吗/啊？”主要是表达说话
人B提供给A的信息在A的背景知识之外。说话人B在听到这种反馈之后一
般会再提供更多的信息。

3.2 告知信息会话序列

Gardner (2001: 2) 认为 really？是新闻标记语 (news-marker)，认为前一说话
人的话轮在某种程度上有报道价值。与really？相似的是，汉语的“真的
（吗/啊）”常用于告知信息会话序列。说话人A告知B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
出乎B的预料，或者说不存在于他的背景知识中，说话人B使用“真的（吗
/啊）”表达反馈。说话人听到这样的反馈后，继续提供细节描述。根据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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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双方共同背景 (common ground)4 的不同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所在话轮可
能只有这一个TCU，也可能还有其他TCU，并且可以与“哦”组合使用。

用在告知信息会话序列的 “真的（吗 / 啊）” 可以分为 A-events，
AB-events两种情况。若是A-events，则会话序列为:

A: 告知信息
B: 真的（吗/啊）？
A: 继续告知
(18) [攻击]

01 A: 嗯，这个大陆一连发表五篇文章骂他了。
02 B: → 真的啊？
03 A: 新华社，中新社，人民日报，人民日报海外版，大公报，文汇
04 报全部一起攻击他。

(CF)

(19) [鸟笼]
01 A: 下大雨，刮风嘛，那鸟笼，都给吹的到处转哟，它们都没出来。
02 B: → 哦，真的啊？
03 A: 呃，那在里头可乖了。

(CF)

(20) [计算机]
01 A: 反正我，我一个我学计算机的时候，我们学校买计算机，差不
02 多，几乎是，不能说人手一台吧，大概也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了。
03 B: 哦，在，你说在学校是哇？
04 A: 嗯，反正我们学校家里有机子的特别特别多。
05 B: → 哦，真的啊？
06 A: 几乎是人人都有。

(CF)

例 (18) – (20) 都是A-events，(18) 说话人A说“大陆一连发表五篇文章骂他
了”这一信息对于B来说完全是新信息，而且在B的预期之外。说话人A在听
到“真的啊？”这样的反馈之后，意识到B对信息一无所知，而他是权威知
晓者，就会主动提供更多的描述，所以A接过话轮来之后继续解释是哪五
家报纸骂他了。(19) 说话人A在对B讲述鸟的情况，是主要叙述者，对于A

4. 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是他们互有的、共同的或者说联合的知识、信仰、预设的总
和。关于共同背景 (common ground) 的概念，参看Clark (1996: 92–121) 的专章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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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叙述，B始终处于配合的状态，“真的啊？”与“哦”共现，表示接收到了信
息，请A继续讲述。与例 (19) 不同的是，(20) 先是用重复性确认句“你说在
学校是哇”确认了一次。得到A的肯定答复后，再次确认信息，“哦”与“真的
啊”连用。这说明A所说的事件对于B来说完全是新信息，B感到意外。

会话序列或者为：

A: 告知信息
B: 真的（吗/啊）？+后续TCU继续追问
A: 继续告知
(21) [经济]

01 A: 那一般来讲不是，经济不是很好。据我后来才知道，从我回台湾
02 那一年就——
03 B: 呃哼。
04 A: 持续的往下掉啊。
05 B: → 哦，真的啊？你回去多久？三年了？你已经回去三年，三年了
06 嘛，对不对呀？
07 A： 然后我们还好还，快三年了，对呀。唉，唉，不到三年啦，快三
08 年了啦，两年半多一点，嘿。

(CF)

(22) [姥爷]
01 A: 你姥爷？
02 B: 哦，我姥爷怎儿啦？
03 A: 他死了。
04 B: 什么？
05 A: 你娘也回来 。
06 B: → 真的啊？我姥姥呢？
07 A: 你姥姥，还，还好。

(CF)

例 (21) 虽然也是A-event，但是说话人B在用“真的啊？”回应完A提供的信息
之后，继续提问“你已经回去三年了对不对”，要求A追加细节，补充细节
的追问实际上也增加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。例 (22) 说话人B在听到A告诉他
姥爷去世的消息后，他使用“真的啊？”并不是要怀疑消息的可靠性，而是
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转念立刻想到了姥姥，在“真的啊？”之后出现另
一个TCU，赶紧追问姥姥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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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是AB-events，则A所说的信息是交际双方A、B都知道的信息，在
A告知B这一信息时，B自己的背景信息里也有相关内容，于是B也提供相
关信息（反告知信息），但B提供的信息与A的背景信息并不完全一致。于
是A使用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协调共同背景信息。会话序列为：

A： 告知信息

B： 反告知信息

A： 真的（吗/啊）？+继续告知信息

(23) [他老婆]
01 A: 我给他上次写封信，没什么，
02 B: 哦，哦，他怎么？他不是不是去武汉跟他老婆一起做生意了？
03 A: → 真的吗？他，他老婆不是在南京考研究生吗 ?
04 B: 是吗？我不知道，那时他，他说——

(CF)

(24) [羽绒厂]
01 A: 对面有一个上海羽绒厂的那个门市部啊，那里边
02 B: → 真的啊？我今天去，没看到嘛。
03 A: 你去？你去啦？你什么时候去过啦？
04 B: 我今天去的呀。咦，我不是到秦老师那儿去找那个医生嘛？
05 A: 对啊，那么，是那个有一个叫扬州普路对过。不是那个——

(CF)

例 (23) 说话人A与B再谈论他们共同的朋友，A首先告知B朋友最近没什么
事儿5。而在B的背景知识里，朋友去武汉跟老婆一起做生意是值得提及的
信息，他觉得A也知道这条信息，因此用“不是……了？”的反问形式提醒
A，可是在A的背景知识里，朋友的老婆并没有去做生意，而是在南京考研
究生，因此反告知。听完A提供的信息，B对自己的信息也不确定了，“是
吗？”表示不确定的程度比较高，后续TCU“我不知道”更是否定了自己刚才
提供的信息。例 (24) 说话人A告诉B在上海羽绒厂的门市部里有卖滑雪服
的，可是B也知道这个信息，而且还去过那里，并没有找到滑雪服。A听到
这个信息后，先发起了一个插入序列，问B“什么时候去过”，B回答“今天去
的”。这个插入序列占据两个话轮，之后又回到主序列上，即继续讨论在

5. 例 (23) 与例 (2) 一样，为了阅读方便，重新编码为例 (2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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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里买滑雪服的问题，A提供了更准确的信息，即门市部的地址为“扬州普
路对过”。

总之，从信息调节的角度来说，在求取信息与告知信息会话序列中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对信息的回应。具体包括两种情况，一
是对于听话人来说完全是新信息，即在自己的背景知识没有这样的信息；
二是说话人所传递的信息与听话人的背景信息不完全一致或相反。在具体
的语境中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还表达感到意外、惊讶等。

3.3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与会话结构的一致

从结构上来说，在讲述活动中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并不打断讲述者的讲述，
原讲述仍是主线。Stivers (2008)指出：讲述 (story-telling) 是一种活动，听
故事的人依赖于不同的互动资源 (interactional resources) 来表达与讲述结构
上的一致性 (alignment)。当听话人在结构上与讲述一致时，意味着他支持
讲述活动结构的不对称性：讲述者发言，一直到故事结束。像例 (25) 这
样，窦文涛一直是讲述者，起始话轮就是大段的讲述，在这么长时间的讲
述中，如果听者没有任何反应的话，言者就会不知道听者是否有兴趣愿意
继续听下去。梁文道在讲述中适时用“真的？”回应，表示自己在听，也愿
意继续听窦文涛阐述权利对孩子的影响，他自愿把话语权交给窦文涛。例
(4) 也是类似的情况，梁文道是讲述者，竹幼婷用“真的？”回应后梁文道
继续讲述，主要谈话者的角色没有改变，我们不再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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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5) [老师]
01 窦文涛： 是，我就是发现这一点，我发现不光我变成对权利完全
02 没话说，就是权利就是大的，很多决定你生活选择，你
03 大，我让着
04 走，包括就发现孩子都这样，就是说能想到给这个老师送
05 礼，还是
06 爸爸妈妈送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当小学老师的，我还说
07 管教孩子，
08 我说调皮捣蛋、打架，他说没有，现在老师一进来，一堆
09 孩子说“老
10 师你今天真漂亮”。
11 梁文道： → 真的？
12 窦文涛： 你这个发卡是在哪买的？我让我妈妈也买。就这样了。

（凤凰卫视\中文台\民国时期人们是怎么吵架的\2009-02-18）

4. 结 语

本文运用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，在自然口语中研究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功
能。我们发现，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一般疑问句，它不要求
听话人做出真假判断。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是对始发话轮的回应，表达始发话
轮所传递的信息为新信息或者超出其背景知识，带有惊讶、意外等感情。
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，即支持讲述者发言，不竞争说话，
从而推动言谈交际的顺利进行。我们认为，在自然口语中从言谈互动的角
度分析语言有益于更好地认识一些现象的本质。至于 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韵
律问题，以及对“真的（吗/啊）”的回应与功能的对应关系，我们拟另文论
述。

附注

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汉语语用标记形成机制的多视角研究” (14AYY015) 的资
助。乐耀、李晓婷老师对本文初稿提出修改建议。本文曾在“2017互动语言学工作坊”上
报告，方梅、陈玉东、刘娅琼、谢心阳、李先银、朱军、方迪等老师提出宝贵意见。
谢海金提供部分例句。匿名审稿人提出建设性意见。谨此一并致谢！文中谬误，概由
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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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information response token zhende ma/a in Chinese spontaneous
conversation

Abstract

Syntactically speaking, 真 的 吗 / 啊 zhende ma/a ‘really?’ is a polar interrogative. However,
in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, it serves as a question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
and as a response token.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unctions of zhende ma/a in convers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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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qu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. It is found that zhende ma/a expres-
sions are news-markers. That is to say, speakers convey that they are informed of a situation that
is new or contrary to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are therefore surprised. In terms of the
conversation structure, zhende ma/a displays the recipient’s alignment with the telling activity
and encourages the prior speaker to continue their talk.

Keywords: response, question,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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